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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四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 決審委員會 會議紀錄 

 

⚫ 會議時間：2024 年 10 月 9 日（三）上午 10:00 

⚫ 會議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六樓北側 D 室 

會議主席：彭瑞金 

⚫ 評審委員：彭瑞金、李昂、陳昌明、郝譽翔、張耀仁 

⚫ 紀錄：邱于芳 

 

本屆徵件，開放自行報名及組成推薦小組推選台灣年度優秀短篇小說作品參

賽；自行透過系統報名共收到 157 篇作品，後者邀請 5 名委員推薦，並將稿件

分為「未公開發表」稿件，及「已公開發表」稿件，分別交由兩組評審審查。 

本屆決審會議入圍稿件共計 8 篇，未公開發表稿件 4 篇，已公開發表（含委員

推薦作品）4 篇。 

 

一、 整體參賽作品觀察、評選標準 

 

張耀仁：我擔任初審委員，針對初審入圍的這幾篇作品，在我看來最主要較量

的就在怎麼樣有架構的說故事而不是編故事的一個情況，另外著眼在

用字上面，作為文章的載體，文字是相當重要的，另外當然就是在所

謂的架構、用字之外，作者想要傳達什麼樣的一個題旨，同樣就是初

審委員關注的部分，那以上是我在初審審查這些「未發表作品」的看

法。 

 

李 昂：我覺得這一屆的水準滿好的。可能因為那麼多篇參賽作品，已經淘汰

到剩下這一些了，所以水準都滿整齊的。 

現在許多創作者選擇用別的媒體、用影像去處理要說的。臺灣還能有

這樣子的文學獎，有這樣的參賽作品，我真的覺得是很值得稱讚、鼓

勵的。 

我選擇的標準，有一點為難，我一向喜歡那種有創意的作品，就是創

新、引導一個新的創作方式，可是另外一方面也看到這樣的作品可能

有不足之處。所以我今天，很願意跟大家共同來溝通，看看我們是選

擇用比較傳統的書寫方式，可是很完整的作品，還是選擇一個創新的

作品，可是在閱讀上對一些人來說有困難。我自己當然有我的堅持，

可是也很願意聽其他評審的意見。 

 

郝譽翔：這次的作品真的是都滿精采的，而且都有一定的水準，那大體上大概

有兩個類型，一個就是傳統，它們寫得非常的完整，然後小說的技巧

也很嫻熟，但是難免在題材上有些老套，有很強的復古風，這也是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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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一點，那另外一批作品就是非常具有實驗性，非常大膽、創新

的，那當然就我個人來講，因為畢竟這個獎項是動見觀瞻的一個大

獎，所以我還是比較期待看到一個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陳昌明：這次有一些比較傳統的寫作，寫得比較完整，但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作品，不一定會得獎，但是我都很喜歡，比如說〈我們的鳥關係〉是

挺有趣的故事，可以寫得這麼有趣，而且把鳥類故事都放在這裡，我

覺得這個滿不錯的，但是我不投它是因為我有更喜歡的。那在這個過

程裡面你可以看到我喜歡的作品我都不一定投它了，都還會有更喜歡

的，這裡面就看出我們這一屆裡面那個作品的份量其實是滿足夠的。

當然我也看到了很多作品在語言表達上出現問題，可能是現代寫作者

在語言塑造的過程受到西方語法的影響，語言就不太流暢，很多倒裝

句等等。 

 

彭瑞金：可能我比較算是老人，那我認為基本上你不管文學作品用什麼東西表

達，那其實不是寫給自己，向自己的內心交代，還是要寫給別人看，

寫給別人讀得懂。基本上我當然可能會覺得說，這個技巧的一個變化

當然很重要，但是最基本的還是小說要寫給別人看。 

 

二、 第一輪投票 

第四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 

決審會議統計表 

編號 篇名 票數／分數 統計 

A1-036 我們的鳥關係    

A1-061 推不倒的那堵牆    

A1-074 六合路裡的某種友情    

A1-088 土風時代    

B1-021 外省姊夫 彭 1 

B1-025 抵達靜脈的瞬間    

B3-003 秋霞 張  1 

B3-004 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李、陳、郝 3 

 

採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第一輪投票，選出三篇作品，經五位委員共同決議，就

這三篇作品進行單篇討論：B1-021〈外省姊夫〉、B3-003〈秋霞〉、B3-004〈台

灣星戰計畫全史〉。 

 

三、 單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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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003 秋霞 

張耀仁：我之所以圈選〈秋霞〉這篇作品最主要得力於他的文字敘述，作者能

夠用非常好的文字去講一個非常古典的故事，雖然是一個古典的故

事，但是作者在敘述的過程當中，其實也玩了許多文字上的諧音梗等

等，當然也融合了閩南語等等的敘述，讓原本是一個非常古典的故事

有一個提升的狀態，也特定書寫了某一個地域，或是說更擴展開來

〈秋霞〉的一個形象的描述，實際上他的許多的句子可以當作金句來

去畫重點的那種情況。放在當代這種新的性別認同也好、新的性別的

議題，這篇作品真的太古典，在描述女性上面，好像會回到 1980 年

代初那樣一個情狀。 

 

李 昂：我其實不覺得〈秋霞〉有那麼古典跟八○年代，你注意看最後小說結

尾，這個女人把那個癱瘓的男人給拖下來打，踩他無功能的生殖器，

我看到那裡的時候覺得不亞於我的〈殺夫〉，只不過他鋪陳太少，要

不然他真的反映了八○年代絕對不敢寫這樣的東西。 

這非常貼近真實。只是關於這個女人這部份的書寫，片段太小，看不

出來它的力道。我覺得這在女性書寫上，其實是很震撼性的，因為終

於，那個女人的怨氣真的發洩在那個男人的身上，打他，把他從輪椅

上推下來，還寫到對他的性器官的不滿。這是過去八○年代不可能寫

的。我是覺得這篇非常女性主義。 

 

郝譽翔：我覺得〈秋霞〉這篇寫得非常的精采，覺得這個作者的文字功力、敘

事的氛圍掌握，其實是相當到位精緻，而且很準確，可以看得出來是

非常專業一個寫作者。那最好的部分就是結尾的部分力量出來了。但

我沒有選他的原因是因為，在小說前面我覺得節奏有稍微沉緩，所以

如果沒有耐心的讀者可能等不到最後的爆發，前面感覺還是比較傳統

的印象，可是到後面才來一個非常戲劇化的一個大翻轉，結尾的段落

其實非常精采，只是前面鋪陳得太長了，在這方面稍稍遜色了一些。 

 

陳昌明：我同意就是整篇作品後面的部分很精采，可是我覺得沒有好好把那一

塊更細緻處理，如果他把力量放在那裡，不要前面這麼多拖沓的文字

我會覺得會好非常多，而且文字還有點莫名其妙。從語法看就覺得那

個倒裝語言不合適，那這種語言的問題有些時候他還故意有點文藝

腔，我會覺得這樣的修辭太「高中訓練」出來，舉個例子，前面寫秋

高氣爽，然後又說蕭條的秋色，這兩者是不太一樣的概念，秋天在形

容的時候是有層次的，結果他把兩個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而且後面

即使是形容秋天「多半風和日麗秋風襲襲」，風和日麗就好了，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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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可以接蔚藍的天空，那我覺得沒問題，可是中間夾著秋風襲襲，

從一個語言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有一些蛇足。很通順的寫就好了，不必

有那麼多修辭，我對於太多的修辭反而會覺得反感，這也就是造成他

前半部拖沓的原因，這一部分都在前半部，所以我沒有選他。 

 

李 昂：不過替他講一下話，他也安排了伏筆，這個女人後來會做這樣的事

情，從她他去賣檳榔，還有懂得穿得很保守，假裝學生或什麼老師之

類的。其實也很技巧地安排了這個女人後來會去毒打丈夫的伏筆，我

覺得這種寫實是過去真的不敢表現的。 

 

彭瑞金：基本上如果投一票以上我可能也會投〈秋霞〉，那原因大家剛才也大致

上講過，這篇其實也提出不少的議題，不過他的問題剛才也誠如各位

所提，我只是補充一點，因為殺夫其實是鋪陳到有很多具體的事證，

人如果還有一點點這個脾性的話就要殺他，這個推進是很精彩的沒有

錯。可是他其實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還被人家懷疑說外遇，其

實發洩的動機是這個，可是他那個外遇只有一句話，有點可惜。 

 

 

B1-021 外省姊夫 

彭瑞金：〈〈外省姊夫〉坦白講，我覺得是在這個八篇作品裡面，覺得大概就是故

事性最完整的，而且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查時代背景，比如說那個高

中老師薪水多少，那個時候上尉的薪水多少，我覺得大概出入不大，

我一開始覺得說好像不太行，但是他對於那個時代的外省人跟台灣本

土的女性，這樣一段婚姻關係產生的家庭，我覺得藉外省姐夫這個人

物，把一個時代背景很多的故事都把它集中在一起，我認為是這八篇

作品裡面故事性最完整的一篇。描寫這個人物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大毛

病，他當然也有一個缺點，最不容易接受的是，賣弄詞藻的部分，到

最後，本來是一個很樸實的作品，或是有某種嚴肅性的作品，搞到好

像有點在開玩笑這樣。 

 

陳昌明：我覺得這個故事本身，其實在台灣社會裡面發生情況滿多的，因為台

灣女性或者不管是台灣女性、客家女性嫁給外省的這些先生，尤其是

軍中的比例還滿高的，就是說在過去社會裡面，我們身邊發生很多這

一類的故事，這一篇其實算是寫得很到位，就故事性來說我覺得也滿

好的，也沒有問題，但是我覺得讀起來味道還是不夠，我雖然覺得他

很真實，可是他還沒讓我覺得很精彩，所以就在這個一點點的差異，

雖然我覺得他已經寫得非常好，就一篇小說，但是我沒投他，最主要

還是這樣，不然裡面的很多敘述看起來都覺得就在我們小時候真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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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過，而且真的發生的，裡面的很多小細節還真的很真實的反應，可

是就讀小說我還是覺得要有被刺激到精彩的部分，而不只是反映現

實，跟歷史不太一樣。 

 

郝譽翔：我也覺得這篇其實真的很有意思，雖然就是看起來是一個復古風，在

寫一個過往的年代，可是整個語言跟敘事的方式非常大膽跟有新意，

包括他的語法，但是我沒有選他的原因覺得他的修辭上可能有點太用

力或者是太過頭，我覺得這個作者有時候可能有一點要炫學或者是要

做一些橋段，可是因為太用力了反而讓這篇小說有一點過頭了。 

 

彭瑞金：他其實是用這個來表達那個時代語言的混亂現象。但是我覺得好像不

應該這樣表達，到最後有點牽強。 

 

郝譽翔：對……要不然整體其實真的是很有意思、很好看。 

 

彭瑞金：主要他構思這個外省姊夫，不是所有的外省兵跟臺灣女子結婚的這個

故事都是這樣，其實對這個姐夫的個性的一個凸顯，也非常有特色，

這個姐夫至少在當時我們這個年代刻板印象的外省人當中，他還是比

較有助於所謂透過婚姻關係達到族群融合的一個人，這樣的一個因，

我一直覺得這篇具有這樣的時代性意義。 

 

郝譽翔：不好意思我還有一個疑問，第 15 頁的那個對話，應該是一個閩南語的

對話，對不對？但似乎無法以閩南語來讀？  

 

彭瑞金：我也覺得這個有點奇怪，因為人口販子的問題不是去綁票，他這是綁

票，不是人口販子，人口販子都是父母、家人同意把小孩賣掉，或是

說中間比如說莫那能講的是學校的老師當仲介把人賣掉，這個其實我

覺得他這個描寫不太對，他擄人勒索。最後十五頁倒數第二段，我覺

得也是很突兀的東西，當然他這個是沒有錯，上元、中元、下元，大

概都是指 10 月水官大帝生日，這個是沒有錯，可是怎麼會突然冒那

麼一句，純粹是賣弄，賣弄到最後也對這個作品、主題產生渙散。 

 

張耀仁：我覺得這篇文章致命傷是他的用字不是那麼講究，比方說他第 4 頁他

寫說「很潮的自由戀愛」，那我就在想說，他這個是敘事者「我」就

是那個小孩子的視角事後回憶，還是說是當下的情境，因為如果是當

下應該不會講出很潮的自由戀愛，這樣的一個敘事的字眼才對，然後

在第 5 頁他們家人說的這個語言，一下國語一下台語，可是總感覺他

的家庭應該是一個本省家庭，尤其是他的描述年代應該是 19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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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那因此有可能就是說一下子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如果這個敘事者

「我」使用國語應該是沒有問題，可是如果是他的家人的話，上一輩

人一下子國語一下子台語，這個我會有點納悶，然後另外在第 12 頁

他提到 1988 年上映的電影「雨人」，可是你設置的年代不就是 1970

年代，怎麼會有 1988 年這種跨時空的一個東西，這個就讓我覺得他

在敘述的細節上面不是那麼講究的一個情況，那尤其是他描述的這個

故事，又是我們經常在很多戲劇裡面也會看到這種再現的外省軍官跟

本省少女結合、聯姻的一個情況。因此在我看來可能作者需要再講究

一下，尤其是那個對白的部分，他可能要再符合他自己人物的一個設

定，比方說他如果要用台語講話的話，那基本上我們現在閩南語這個

台語文的書寫已經建立一個系統，因此我覺得他應該依循這個系統來

進行書寫會比較適切一點。 

 

彭瑞金：我先回答張委員，因為我對這篇的年紀、時代有很仔細的去算過，這

個外省姐夫是 1935 年出生，所以他 15 歲的時候來台灣，在發生故事

的時候是 1966 年，他 32 歲，他的岳父 41 歲，好像是差不到 10 歲，

所以他岳父反對的原因是這樣，但是他最後故事你講的那個時間點，

是 1989 年開放探親的時候，他那個外省姐夫是 55 歲，所以那我一直

覺得說這個時候他為什麼前面講那個什麼上國中開頭，當然這個前面

他姐姐、姐夫的事情他可能還不懂，因為他不是那個年代出生，所以

他如果這個故事的結尾是在 1990 年代，1989 年的話，這個女生國中

的話，我覺得好像還不太離譜，沒有差很多，最多差個一兩歲，這個

我有算過，提供你參考。 

 

李 昂：我的年代就會經歷這種事情，而且我們家族裡面就有這樣的例子。因

此這個小說對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太輕描淡寫了。事實上背後的那種傷

痕、壓力、排擠，跟整個家族所不容。至少在我們本地人的這部分，

是這樣的。對那個時候去嫁外省人，一個家族的恥辱，大家都可以來

罵你。這篇是非常好看的小說，寫得活潑生動，整個來講，我覺得離

我經驗的那個年代的事件太過美化，沒有真正的深入，至少我個人的

經驗，那是一個絕對是非常慘痛經驗，對一個女人來說。 

 

當然這裡面也處理到一些三姑六婆，說他以後人家中國還有家，三年

反共五年成功，就馬上要回去，你會被拋棄，這些都有講。可是我覺

得話錯重點，真正心酸的，而且是真正必得要反抗的部分，都輕描淡

寫。這些很美好的事情對我這種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跟我自己做一

個女性看到我們家族裡的女性嫁外省人那種心酸，我覺得跳過了時代

重大的事由，而著重輕巧的、取巧的來寫一個完美的故事，對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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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常不可以接受。 

第二點我要講我們一直在講到，他為什麼用一個有一點開玩笑的、有

一點詼諧的那種敘述方式來敍述，我覺得其實對這個小說反倒因此形

式跟內容結合得很好。因為他沒有在那個時代，而且我們也不要求他

在那個時代，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後輩的敘述者，他也不清楚狀況，所

以他用有一點這種玩笑的、詼諧的這樣的方式來說這個故事，反而跟

他的內容結合得很好，如果他一本正經的、非常認真的口氣來寫這個

故事，而又沒有達到我說的深入的話，那個就真的會有問題了。所以

這個小說因此他扳回一程，他的這個開玩笑的部分，我們就說後生小

輩搞不清狀況，他看到的就是這樣，所以他沒看到深入的、不好的地

方，因此是可以被接受的，因為這是一個年輕後輩看的事情，所以我

反而覺得這個部分結合得很好，他如果像〈秋霞〉前面那樣正經八白

的去寫，反而會破綻百出，因為你為什麼沒有注意到這個、那個。所

以這個人設，這個「我」的敘述者，反而跟他的不夠深入結合得非常

巧妙。我覺得這可能也可以給年輕一代要寫這種過去的歷史，或者過

去的事情，一個切入點之一，好壞那就完全看作家的創造的能力。我

覺得是好看的小說，可是這當中真的跟我做一個女性了解的那時代背

景差太多了，所以就覺得太避重就輕了。好處是他用了一個年輕人的

方式去看過去，我們現在想要把鄉土重新用一個方式來寫，這個絕對

是一個方式。雖然有些不負責任，因為我年輕我看不懂，所以我就用

有一點玩笑的方式來回顧歷史，我們一直在找新的鄉土寫實主義，我

倒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切入點，可以繼續往這方面來摸索。 

 

B3-004 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張耀仁：我想確實就像委員剛剛所提到的：傳統跟所謂現代的一個融合，我之

所以沒有圈選〈台灣星戰計畫全史〉最主要是因為讀這篇作品一定會

想到駱以軍的〈降生十二星座〉其他評審應該也很清楚這件事情，當

然他試圖用電玩史去複寫這個黨外史，還特別融合性別認同、科幻議

題等等，可是因為有一個前面的作品在那裡，所以他的企圖固然有試

著要去突破，可是總是沒有辦法說服我。 

 

陳昌明：我覺得這一篇滿厲害的地方在於，它用一個電玩或者是我們說過去的

電動機台的回顧歷史，把政治跟很多時代的議題結合在一起，又沒有

它太多的個人的預設立場，其實這裡面其實它反省的還不單純只是一

個政治層面的，或者是電動玩具這樣的層面，它其實也在思考，這麼

多過去發生的事到底怎麼了，所以我覺得它既有歷史，又有當代的意

義，其實我看到它寫那個電動機台在八九○年代，很多人真的堆在那

路邊，一夕之間所有的人都不能玩，然後都收起來，然後堆在倉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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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堆在路邊，我那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我們當然都知道了，可

是透過這樣的回溯，去看台灣這個電動發展史，我覺得太有意思，而

且它甚至把那個奧運的 logo、很多東西結合在一起，而且這個結合又

不是很僵硬的結合在一起，它很有想像力的，把很多東西，政治的議

題看起來很了解又輕輕的讓你在那過程裡面去看到，我覺得這個人舉

重若輕，我我很喜歡這樣的作品，又有想像力，怎麼可以這樣寫！譬

如說他寫岩谷徹設計的小精靈，原來是在披薩屋，披薩滑刀滑過薄片

的那一刻大家眼睛一亮，想到了小精靈，可是他寫這個小精靈的過程

裡面，他說妹妹啊，姐姐是過來人，誰人生沒碰過幾個爛人，但是披

薩到底是千絲千纏的，怎麼都畫不斷，他基本上既是在講小精靈的這

個東西，又同時在講感情的東西，又同時在講政治的東西，你會覺得

這個人滿厲害的，能夠把岩谷徹的這個東西講得那麼有意思。我們當

然知道他講譬如說涉及到施明德的問題，可是他其實也不露骨的去講

某一些東西，譬如說他講「終究在現實裡他只是一個遊戲」我覺得，

哇，我一看就覺得原來過去的這些東西，在年輕一輩來看，他也是遊

戲一場，那我真的都嚇一跳，他有一些不同的思考，那這種思考讓我

們看到他反覆把這個議題帶進，明明是電動玩具、遊戲，可是又跟政

治結合，時代背景隱隱約約在那裡面，這樣的寫法我覺得很有創造

性，不管對這樣的一個議題能不能讓很多人有回應，可是我覺得能這

樣寫我滿佩服的。 

 

郝譽翔：我覺得這個作者真的是一個企圖心非常龐大，而且非常聰明跟博學的

一個作者，這篇小說裡面融入了很多現在很受矚目也很熱門、很重要

的幾個課題，像科幻、白色恐怖、革命政治、電動遊戲，乃至於性別

認同，其實他這裡面有一個非常核心的議題就是性別認同，然後最後

歸結於愛，所以每個類型他都將它融合在一起然後環環相扣，非常有

意思，所以我相信每個人來讀這篇小說大概都可以從他自己的角度去

讀出某些有趣的地方。 

那當然他這篇小說也是有缺陷，就是在環環相扣當中有一些部分就太

跳躍，或者是對讀者來講有一些吃力，跟不上他的腳步，但是我覺得

他這篇小說就像是這個作者華麗的一次展演，裡面有很多隱喻，比如

說像 1979 年美麗島事件，他藉由這個年份然後去談，看起來是要談

革命政治，然後這個世界就是一場電動遊戲，而那也是一個陽剛的年

代，所以在這裡面其實性別認同的課題是非常重要，從被壓抑到最後

如何破繭而出，非常有意思。 

 

李 昂：這個真的是我的時代，而且我親身經歷的，那個 Nori 當然是施明德，

他本來就叫 Nori，裡面的那個菊就是陳菊，蘭就是葉菊蘭、蓮就是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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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蓮。當 Nori 的名字出現的時候，我就想說他大概就是要寫施明德，

後來果真如此。 

這個小說我想有剛剛郝譽翔講的性別等的問題，這很主要，因為敘述

者我就是徘徊在男跟女之間新的一個界定的方式。然後他一直想要用

一個平行的方式來處理性別、電競、政治、跟社會。這些因素一直穿

插當中，想創造出一種新的解構、組合，也滿成功的，而且作者很聰

明，他可以把這些混天花亂墜，我倒不覺得華麗，我覺得很天花亂墜

的單薄，因為看起來像煙火一樣，可是實際上你去究竟說這裡面到底

要講出什麼的時候，我覺得真的要問一個問號，因為我經過那個時

代，我能做整個聯想，包括電競，都是我的時代走過來這樣，我看出

他的意義。可是我們今天把這個小說拿給──還不要講外國人去讀─

─拿給一個更年輕的，今年十八歲正是要讀文學作品的人，你想他會

不會讀得一頭霧水？我覺得會。他會看到裡面的很炫技的東西，可是

深層的意義出不來。 

我們總希望作品能夠在某一方面打動了我們，不管在哪一個方面，不

管用什麼方式。 

我如果給他一個形容詞，我不覺得是華麗，我覺得是天花亂墜的一個

宣言，他用很多金句，這一代的書寫者最厲害的。四処充滿天花亂墜

的金句，可是深層的東西，作者不曉得是有心無力，還是說他本來就

不要觸及？當然他也可以不要觸及，我就是演一齣天花亂墜的戲給你

看，你看得懂多少就懂多少，可是我為什麼會還是有一點遲疑？ 

我們從讀昆德拉被他影響，然後來寫跟政治有關的小說，這個胍落還

是在傳統裡面。就是說，必須有文學應該有的條件，包括要打動人

心、要呈現出一個主題，或者是一個願景。 

到了這篇作者，當然可以說這一些都不是我要的，我就是天花亂墜的

演一個個金句宣言給你看。 

可是我真的要問的就是，從昆德拉的政治小說到這裡，顯然他想跨越

一個大步，可是我還是要問，除了這樣搞之外，還能不能給我們一些

我覺得文學裡面還是該有的東西，感動我的、打動我的心的，而且最

好是超越年齡、超越國界等等。 

我看了很有感，可是我覺得我的有感是因為裡面從 Nori 到所有事件都

是我走過的，我自己替他加上了很多感情，可是沒有我這樣的讀者，

走過那個年代，作者玩的那一些東西會不會意義喪失，而需要很多的

註解？我很想來跟一個年輕 18 歲的讀者談談，你讀出來什麼，我讀

出什麼，一定很不一樣。我還是以為，文學不只是留在這個炫技、天

花亂墜的金句。 

作者這麼聰明、這麼有書寫的能力，也想要開創一條新的創造風格。 

如果再往前推一點，他如果把文學應有、我還相信該有的世界性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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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果還能夠有這個東西的話，我覺得那真的是劃時代的作品。 

 

張耀仁：我想這篇作品的互文性很高，是建立在 1979 年這個史實上面，自己在

讀這邊文章，確實也在想，假設是一個外國人來讀這邊作品，他完全

不了解台灣史的一個作者來讀這篇作品的話，他到底能不能真正感

知，因為我們其實投射了很多我們對於當年的這個理解，比方說他這

裡寫的那汪 sir 當然應該就是汪希苓，就是情報局局長，但他那時候是

副局長，但他這邊稍微做了一個修正，那在我看來他其實真正要寫的

也不是什麼黨外史，我覺得他其實真正要處理的是那個性別認同這件

事，就他想要解決我身為男性，但是我又想要跨界到女性的這樣一個

主題上，所以他一直很渴求能夠獲得那個革命家的認同，然後把性別

認同的情感投射到那上面去。我也相信作者應該也試著要去挑戰，這

篇閱讀時還是會讓你聯想到駱以軍那篇作品的設計的橋段，那當然這

邊作品試著去翻新、融入更多的一個東西，很炫技，他其實還試著用

融合所謂的後設小說的寫法，來去挑戰讀者也好，或是說挑戰前行者

這樣的一個敘述，可是雖然是饒有興味，但是當代我們已經看過這麼

多華麗的影視作品，這些更撼動我們心靈狀態或是說視覺狀態的一個

作品底下，如果把這些史實全部拆掉的話，這篇作品就是那個力道到

底是處在什麼樣的位置上面，這其實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我們

如果對於那個美麗島事件有所了解、對這種黨外史有所了解，就一定

會很快聯想到，如果是不知道這個史實的人，他可能讀得很混亂，我

們一下就會看清楚他基本上就在寫這個部分，包括他就是說那個把性

跟外星人這件事情結合在一起，跟那個街機、搖桿結合在一起的那種

雙重隱喻……我之所以沒有選這篇作品原因是因為，作者沒有錯，當

然我們也可以說他很有企圖心，或是說他的那種聰明的一個狀態，我

覺得這其實剛好又可以拿駱以軍的作品裡面問了一句話：「我們還能

不能認真的悲傷」，我們在面對史實，或是我們還在面對街機這樣的

一個作品的時候，我們到底是用什麼樣的一個立場或態度去面對這件

事情。 

 

李 昂：剛剛講的好像都是不好的事情，我還是要講他的創意跟他突破過去的

框架，試圖找到一個新的寫作路線，以及重新去對我們傳統、對歷

史、政治、社會的詮釋方式，想要找到一個新的表現，我這一點我是

非常肯定的，所以我還是選他，如果再投第二次票，我還是選他，因

為這個新的嘗試，我覺得非常地了不起，即便有我前面講的那些我認

為的不足之處。 

 

彭瑞金：後面這兩位的發言大概也暴露年齡。我先綜合大家所談的這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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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認為他這麼多元的題材，可能要用長篇小說去表達的題材，

他把它濃縮在短篇小說，當然一方面顯現他有高度的寫作技巧，他自

己也是勇於挑戰，這個我們都是肯定，但是大家也在各位的發言裡面

也不自覺感覺到他好像煙火，多點開花，但是你能不能說出哪一朵花

是什麼，你也說不出來，你只能感覺到是非常絢麗，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多元的，剛才大家也提到有歷史、有性別的議題、有電

玩、有科幻這些都有，我是認為，我們今天評審的結果能不能跟人家

講說，他到底他說了些什麼，什麼東西是他的主題，我想一個得獎的

作品，讀者看了一定會問這個問題，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說，小說本來

就是你讀到什麼算什麼，但是我認為這是不太負責任。我原來的這個

意見，他這個寫的是一段現在一般台灣人未必記得的歷史，還有一群

人物也是年輕世代完全不知道的歷史人物，所以可能在裡面的人物，

大概我剛才開玩笑說你們兩個有一點年紀就是因為，你只有經歷過那

個時代的人，才知道他寫的是哪些人物，但如果這些基本上這些人

物，你寫的東西，這個可能現在多數人都看不懂的時候，可能就純粹

用這個科幻小說的角度來討論，那裡面的人物就是他的小說世界裡面

虛擬的人物，當然這個他沒有錯，他也是善用這種技巧，但是我是認

為說你要去表達科幻的東西，跟要去呈現如果你真想讓人家知道這一

段歷史裡面的人物，基本上那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你要把它混在

一起，結果弄得不知道寫給誰看，這是我一開始沒有投他的原因就在

這裡。我還是一直認為，小說還是要跟讀者對話，尤其是文學家評出

來，我想可能還是要跟社會對話。葉老會很高興，如果這篇得獎的

話，因為他從大概四、五十歲開始，他一直是非常關注這個社會的文

學的新意。 

 

李 昂：我也覺得葉老為什麼會在我被罵得很慘的時候，還喜歡我的作品，就

是因為他一直覺得文學是往前，尋找新的方向。 

 

陳昌明：我們雖然覺得年輕一代可能看不懂，只看到表面，他們也覺得很好

看，可是看不懂，可是大家想一點，整個文學史上那些重要的作家大

部分作品，一般人都看不懂，你想想杜甫你今天看得懂嗎？除了唐詩

三百首那幾首，他大部分的作品都非常非常難，台灣古典詩的這些作

家們，有很多人也是看不懂，但我們不能忽略他的重要性，而這一篇

如果被不斷的討論他的層次感反而會出來。 

 

張耀仁：我想闡述一點是說，新世代在面對小說這一個題材的時候，炫技的東

西我想就有點類似像一開始一定是把很多衣服穿在身上，可是如果我

們揭開那些衣服的時候，回到一個小說的一個本質的時候，是不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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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情感本身是更值得我們去做關注的。也就是說在〈秋霞〉這篇的作

品當中我是有讀到他的情感流動。固然他前面的鋪陳真的是比較古

典，但最後踩踏生殖器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慄，我覺得秋霞會做這件事

情，也不是沒有原因，其實是道理，可想而知秋霞的日常生活肯定不

是很好受。我當時候圈選他，是因為他在處理情感這件事情上面的情

感流動這件事情上面，我覺得他是有專注去克服這件事。 

 

 

四、 第二輪投票 

第四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 

決審會議統計表 

編號 篇名 票數／分數 統計 

A1-036 我們的鳥關係    

A1-061 推不倒的那堵牆    

A1-074 六合路裡的某種友情    

A1-088 土風時代    

B1-021 外省姊夫 彭 1 

B1-025 抵達靜脈的瞬間    

B3-003 秋霞 張  1 

B3-004 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李、陳、郝 3 

 

第二輪投票與第一輪投票結果一致。 

 

五、 會議評選結果： 

依票數最高選出首獎：B3-004〈台灣星戰計畫全史〉。 

 

 


